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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說
︽
火
線
下
的
江
湖
大
佬
︾
是
無
綫
電
視
今
年

最
受
歡
迎
的
電
視
劇
。
在
我
看
來
，
它
又
是
一
套
本

來
是
悲
劇
，
卻
以
喜
劇
手
法
拍
成
的
製
作
。

為
何
我
會
說
︽
火
︾
是
一
套
悲
劇
呢
？
若
我
們
將

自
己
代
入
為
劇
中
的
兩
名
男
主
角
，
將
自
己
變
成
他

們
，
你
就
會
立
即
明
白
我
的
意
思
。
柳
卓
南
外
號﹁
過
山

烏﹂
，
年
輕
時
代
縱
橫
江
湖
，
睥
睨
一
切
；
何
其
爽
有
智

有
謀
，
忠
義
雙
全
。
雖
然
二
人
走
的
是
歪
途
，
但
總
算
是

江
湖
中
大
有
名
堂
之
人
。
可
是
，
英
雄
不
單
怕
病
磨
，
也

怕
老
去
。
二
十
年
後
，
時
移
世
易
，
即
使
柳
卓
南
雄
心
仍

在
，
但
地
盤
失
去
，
體
能
衰
退
，
要
無
情
地
面
對
無
論
哪

個
行
業
都
會
有
後
浪
推
倒
前
浪
的
不
變
事
實
。
柳
卓
南
愈

要
重
拾
江
山
，
張
牙
舞
爪
，
愈
發
變
成
不
自
量
力
的
笑

話
。撇

開
柳
卓
南
是
作
奸
犯
科
的
黑
社
會
頭
領
，
他
的
命
運

是
悲
慘
的
。
妻
離
女
死
，
出
賣
他
和
拿
走
他
的
錢
財
的
是

他
的
妻
子
；
坐
了
半
輩
子
冤
獄
，
欲
重
整
旗
鼓
，
再
當
江

湖﹁
大
佬﹂
，
但
他
可
以
領
軍
的
再
不
是
一
班
當
年
叫
人

聞
風
喪
膽
的
惡
人
，
而
是
早
已
向
現
實
低
頭
的
老
弱
殘

兵
。
再
當﹁
大
佬﹂
不
成
，
改
走
正
路
吧
，
卻
屢
次
被
外

人
或
自
己
人
害
倒
和
冤
枉
，
連
洗
心
革
面
的
機
會
也
沒

有
，
只
能
一
直
沉
淪
。

何
其
爽
表
面
上
過
着
幸
福
的
家
庭
生
活
，
但
他
是
一
個
尊
重﹁
大

佬﹂
、
重
視
黑
社
會
那
套
價
值
的
人
，
所
以
他
在
過
去
的
二
十
年
一

直
被
良
心
責
備
，
抱
着
歉
疚
過
日
子
。
自
柳
卓
南
出
獄
後
，
他
更
因

要
償
還
他
欠﹁
大
佬﹂
的
債
而
疲
於
奔
命
，
為
家
庭
每
名
成
員
排
難

解
紛
，
每
天
過
得
如
坐
針
氈
。
後
來
更
加
被
打
受
傷
、
遭
受
白
眼
，

甚
至
失
去
了
經
營
二
十
年
的
店
舖
和
險
被
活
埋
。

柳
何
真
是
一
對
痛
苦
的
悲
劇
人
物
。
可
是
，
電
視
劇
卻
將
他
們
下

半
生
的
掙
扎
史
喜
劇
化
，
因
為
它
拍
攝
的
目
的
不
是
再
創
︽
英
雄
本

色
︾
式
的
悲
劇
。

觀
眾
其
實
也
很
懂
得
剖
析
人
物
角
色
。
我
看
過
一
個
評
論
此
劇
的

網
站
，
大
部
分
網
民
都
表
示
何
其
爽
的
妻
子
林
姐
和
其
姊
姊
妙
姐
最

為
討
厭
。
認
為
妙
姐
討
厭
是
很
正
常
的
看
法
，
因
為
此
人
自
私
自

利
，
無
惡
不
作
，
每
每
做
壞
事
害
人
令
自
己
得
益
。

可
是
，
為
何
會
有
這
麼
多
人
討
厭
林
姐
呢
？
因
為
她
永
遠
掛
在
口

頭
上
的
是
說
自
己
只
是
不
想
別
人
破
壞
自
己
的
幸
福
家
庭
生
活
。
表

面
看
來
，
她
的
說
法
好
像
比
其
姊
的
被
動
，
不
是
故
意
算
人
害
人
，

只
想
保
護
自
己
而
已
。
可
是
，
她
為
了
能﹁
保
護
自
己﹂
，
並
不
介

意
做
出
害
人
利
己
的
事
情
出
來
；
她
為
了
自
己
的
幸
福
生
活
，
其
實

已
經
沒
有
什
麼
道
德
底
線
了
。

社
會
上
其
實
存
在
着
很
多
這
種
人
，
他
們
不
但
為
了
維
護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害
人
，
而
且
更
以
受
害
者
自
居
，
比
明
刀
明
槍
的
大
惡
人
更

加
恐
怖
。

「江湖大佬」的悲劇喜劇化

葉
澍
堃
前
局
長
的
公
子
放
下
大
律
師
不
做
，
在
灣

仔
開
了
一
家
酒
吧
，
經
營
越
南
和
法
國
風
味
，
使
我

想
起
北
京
有
一
家
類
似
的
餐
廳
，
名
字
很
別
致
，
叫

做﹁
西
貢
在
巴
黎﹂
。

一
個
北
京
女
孩
在
法
國
諾
曼
第
旅
行
，
無
意
間
走

進
一
家
餐
廳
，
餐
廳
的
大
廚
手
藝
出
眾
，
在
一
邊
忙
碌
的

妻
子
是
個
越
南
人
，
難
怪
法
式
菜
中
透
着
東
南
亞
味
道
。

法
國
廚
師
年
輕
時
愛
上
了
東
主
的
私
人
醫
生
︱
︱
秀
美
的

越
南
少
女
，
恩
愛
攜
手
四
十
年
，
兩
人
都
喜
歡
料
理
，
在

諾
曼
第
開
了
自
己
的
餐
館
。
小
館
誘
人
的
美
食
，
醇
香
的

美
酒
充
滿
美
味
與
浪
漫
。
北
京
姑
娘
愛
上
這
家
小
館
，
也

愛
上
了
他
們
的
漂
亮
能
幹
的
兒
子
︱
︱
法
越
混
血
小
伙

子
，
小
伙
子
娶
了
北
京
姑
娘
，
像
他
的
父
母
一
樣
，
又
成

就
了
一
段
亞
洲
的
委
婉
和
濃
郁
昂
揚
的
歐
陸
相
遇
的
姻

緣
，
一
家
人
有
着
傳
奇
般
因
美
食
而
結
緣
的
愛
情
故
事
。

婚
後
，
小
夫
妻
和
父
母
商
量
，
決
定
一
起
去
到
姑
娘
的

故
鄉
北
京
，
於
是
就
有
了﹁
西
貢
在
巴
黎﹂
。
餐
館
選
址

在
鼓
樓
旁
，
綠
樹
掩
映
下
，
出
門
是
胡
同
，
抬
頭
是
古
老
的
鼓
樓
城

樓
。
餐
廳
裝
修
是
簡
約
的
法
式
品
味
，
每
一
處
都
由
東
主
細
心
裝

飾
，
東
南
亞
風
情
的
檸
檬
綠
牆
壁
，
標
準
的
法
式
兩
人
小
餐
枱
，
擱

架
上
、
牆
壁
上
，
是
從
世
界
各
地
收
集
來
的
各
式
物
件
，
每
一
件
都

有
故
事
，
最
有
意
思
的
還
是
印
在
菜
單
上
，
他
們
一
家
人
的
傳
奇
美

食
故
事
。
北
京
吃
越
南
菜
的
館
子
不
多
，
零
星
幾
家
多
是
形
似
味
不

似
，﹁
西
貢
在
巴
黎﹂
經
營
的
菜
式
並
不
新
奇
，
西
貢
料
理
、
越
南

春
卷
、
法
式
蝸
牛
、
芒
果
鴨
胸
等
，
越
南
湯
粉
別
有
特
色
，
做
湯
粉

就
像
北
京
人
做
餃
子
一
樣
，
各
家
有
各
家
的
味
道
，
一
碗
好
的
越
南

河
粉
，
米
粉
爽
滑
、
湯
汁
清
澈
鮮
美
、
配
菜
新
鮮
豐
富
，
九
層
塔
、

越
南
芫
荽
、
薄
荷
、
豆
芽
，
小
米
椒
，
青
檸
，
差
一
樣
也
不
行
。
北

京
曾
經
評
選﹁
一
碗
銷
魂﹂
越
南
河
粉
，
他
們
家
的
名
列
前
茅
。

我
是
朋
友
帶
去
的
，
去
時
餐
館
不
大
，
除
了
各
種
擺
設
與
眾
不

同
，
還
有
法
國
導
演
拍
的
︽
情
人
︾
海
報
，
徐
克
和
東
主
的
合
照

等
，
主
人
除
了
美
食
還
喜
歡
電
影
。
最
引
我
注
目
的
，
是
緊
靠
窗
邊

的
一
棵
大
樹
，
主
人
指
點
我
細
看
，
原
來
這
棵
樹
竟
然
是
長
在
鄰
家

的
屋
子
裡
，
樹
枝
頑
強
地
穿
過
屋
頂
伸
向
天
空
，
見
過
難
忘
，
我
把

它
寫
進
當
時
正
在
創
作
的
一
齣
話
劇
裡
。

後
來
我
沒
有
再
去
過
，
但
介
紹
給
許
多
朋
友
，
也
一
直
關
心
着
這

一
對
喜
愛
電
影
的
中
法
越
年
輕
人
。
聽
說
餐
館
盤
下
了
隔
壁
的
房

子
，
地
方
大
了
，
有
個
小
四
合
院
，
還
有
天
台
，
那
棵
長
在
屋
子
裡

的
大
樹
被
解
放
出
來
，
成
為
小
館
遮
蔭
的
天
然
大
傘
，
他
們
的
一
雙

女
兒
也
一
定
已
經
長
成
標
緻
的
小
美
人
兒
了
。

西貢在巴黎

由
香
港
三
聯
出
版
社
出
版
︽
中
東
亂
局
︾
一
書
的
中
文
譯
本
，
最

近
大
受
歡
迎
。
作
者
是
新
德
國
作
家
米
高
．
呂
德
斯
︵M

ichaelLu-
eders

︶
原
書
名
為W

er
den
w
ind
saet

，
經
過
了
中
國
駐
漢
堡
和
慕

尼
黑
的
前
總
領
事
馬
晉
生
和
他
的
夫
人
劉
霞
合
譯
。
該
原
版
書
是
德

國
暢
銷
書
，
在
德
國
一
年
內
發
行
了
二
十
版
，
打
破
了
德
國
歷
史
紀

錄
。
該
書
詳
細
記
錄
了
美
國
和
英
國
是
如
何
在
中
東
挑
起
爭
端
和
孕
育
了

極
端
組
織﹁
伊
斯
蘭
國﹂
，
最
後
導
致
中
東
難
民
大
量
湧
入
了
德
國
，
造

成
了
德
國
的
重
大
社
會
負
擔
和
社
會
分
歧
的
前
因
後
果
。

中
東
和
北
部
非
洲
有
這
麼
多
難
民
出
現
，
為
什
麼
不
顧
生
死
湧
向
了
德

國
？
原
來
，
這
和
美
國
的
中
東
政
策
很
有
關
係
，
美
國
一
直
認
為
，
美
國

式
的
民
主
是
世
界
上
最
先
進
的
制
度
，
穆
斯
林
國
家
的
民
主
制
度
是
非
常

糟
糕
的
，
很
容
易
出
現
強
權
政
治
，
由
強
人
管
理
，
一
執
政
就
是
二
三
十

年
，
造
成
了
經
濟
落
後
和
人
權
狀
況
欠
佳
。
惟
一
的
辦
法
就
是
向
阿
拉
伯

國
家
輸
出
顏
色
革
命
，
因
為
經
濟
落
後
，
人
民
失
業
率
很
高
，
特
別
是
青

年
人
沒
有
經
濟
出
路
，
號
召
推
翻
現
政
權
非
常
容
易
。
但
是
，
阿
拉
伯
之

春
爆
發
之
後
，
人
民
持
續
生
活
在
內
戰
之
中
，
生
靈
塗
炭
，
家
破
人
亡
。

沒
曾
想
阿
拉
伯
之
春
五
年
後
敘
利
亞
、
伊
拉
克
、
利
比
亞
等
中
東
、
北
非

地
區
戰
亂
不
斷
，
加
上
極
端
組
織﹁
伊
斯
蘭
國﹂
猖
獗
蔓
延
，
成
為
這
次

歐
洲
難
民
危
機
的
導
火
索
。

一
張
新
聞
圖
片
：
三
歲
的
艾
倫
．
庫
爾
迪
臉
朝
下
趴
在
海
灘
上
，
不
遠

處
還
躺
着
他
的
媽
媽
，
三
十
五
歲
的
魯
里
恩
，
五
歲
的
哥
哥
加
利
普
和
艾

倫
一
樣
，
他
們
沒
能
逃
脫
死
亡
的
厄
運
。

二
零
一
五
年
歐
洲
爆
發
了
自
二
戰
以
來
最
大
的
難
民
潮
，
像
小
艾
倫
一

樣
，
命
喪
地
中
海
的
非
法
移
民
，
已
經
高
達
兩
千
六
百
多
名
。
根
據
卡
塔

爾
半
島
電
視
台
報
道
，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
敘
利
亞
發
生
內
亂
以
來
，

光
是
敘
利
亞
國
內
已
經
有
一
半
的
民
眾
，
也
就
是
一
千
一
百
萬
人
，
為
了

躲
避
戰
火
而
被
迫
逃
離
家
園
。
在
這
支
難
民
大
軍
中
，
除
了
敘
利
亞
人
，

還
有
來
自
伊
拉
克
和
利
比
亞
的
民
眾
，
他
們
漂
泊
在
洶
湧
的
海
上
，
走
在
漫
長
的
公

路
上
，
擠
在
無
處
落
腳
的
火
車
上
，
如
此
大
規
模
的
難
民
潮
，
人
數
多
達
四
百
萬
。

五
年
前
，
一
場
號
稱﹁
阿
拉
伯
之
春﹂
的
運
動
席
捲
中
東
的
阿
拉
伯
世
界
，
沒
曾
想

所
謂﹁
草
色
遠
看
近
卻
無﹂
遠
觀
綠
草
茵
茵
，
近
看
卻
是
衰
草
蒼
茫
。
五
年
後
的
今

天
，
春
天
沒
有
來
，
嚴
冬
正
在
逼
近
。

英
國
的
查
理
斯
．
特
里
普
是
伊
拉
克
問
題
專
家
，
曾
任
貝
理
雅
前
首
相
顧
問
團
隊

成
員
，
他
所
任
教
的
倫
敦
大
學
亞
非
學
院
創
立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
是
歐
洲
最
著
名
的

亞
非
研
究
中
心
之
一
。

他
認
為
，
當
人
民
經
歷
了
長
達
三
四
十
年
的
獨
裁
統
治
，
經
歷
了
貧
困
、
戰
爭
和

互
相
猜
忌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沒
有
一
個
方
案
是
易
如
反
掌
的
，
但
是
美
國
和
英
國

的
處
理
方
式
肯
定
粗
暴
、
災
難
性
的
。
當
年
的
美
國
國
務
卿
希
拉
里
抵
達
土
耳
其
訪

問
，
透
過
土
耳
其
的
穆
斯
林
力
量
，
用
武
器
援
助
敘
利
亞
的
反
對
派
武
裝
，
加
速
巴

沙
爾
政
權
滅
亡
，
並
呼
籲
國
際
社
會
要
為﹁
後
巴
沙
爾
政
權﹂
做
準
備
。
結
果
，
這

些
武
器
落
在
伊
斯
蘭
國
手
上
，
製
造
了
更
大
的
恐
怖
主
義
亂
局
，
整
個
西
方
世
界
陷

入
了
恐
怖
主
義
襲
擊
的
泥
沼
中
。

《中東亂局》一書值得閱讀

十
三
點
之
母
李
惠
珍
跟
我
說
，
自
從
九
七
藝
林
第
一
個
個
展
，
我

們
認
識
了
十
九
年
…
…

一
九
九
七
年
那
次
，
是
相
認
。

相
識
，
從
筆
者
極
小
歲
數
的
童
年
貪
戀
畫
公
仔
，
迷
上
李
惠
珍
簡

約
線
條
筆
下
人
物
開
始
計
算
，
時
光
荏
苒
，
半
世
紀
上
下
。

某
程
度
上
，
李
惠
珍
是
我
繪
圖
及
時
裝
基
本
認
知
的
啓
蒙
導
師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風
靡
一
時
，
本
地
原
創
漫
畫
十
三
點
，
繼
我
們
閱
讀
︽
三

毛
流
浪
記
︾
、
︽
財
叔
︾
、
︽
老
夫
子
︾
的
懵
懂
期
之
後
，
與
王
司
馬
筆

下
牛
仔
同
期
，
深
刻
影
響
當
代
香
港
兒
童
。
沒
有
暴
戾
，
血
腥
，
刻
薄
，

爭
拗
，
對
峙
…
…
一
片
平
和
，
正
面
，
善
惡
有
別
，
導
人
摒
惡
向
善
，
守

望
相
助
，
朝
光
輝
明
天
進
發
的
漫
畫
，
也
是
香
港
曾
經
真
實
的
一
面
。

首
次
與
李
惠
珍
相
認
，
幾
乎
不
覺
意
尊
稱
她
一
聲
：﹁
師
父﹂
！

自
開
始
，
她
便
叫
我
英
文
名W

illiam

。

氣
質
低
調
温
婉
，
態
度
平
易
近
人
告
訴
我
不
用
稱
她
師
父
、
老
師
、
小

姐
，
直
接
就
叫
李
惠
珍
。

沒
常
約
飯
聚
碰
頭
，
遇
上
相
見
歡
，
偶
爾
通
信
通
電
從
來
不
覺
陌
生
。

李
惠
珍
為
三
聯
出
版
社
出
品
新
書
，
按
照
她
走
過
以﹁
十
三
點﹂
為
主

的
漫
長
漫
畫
之
路
。
作
為
漫
畫
師
祖
，
內
容
以
她
自
畫
的
筆
觸
，
用
圖
畫

娓
娓
道
來
，
內
容
一
貫
詼
諧
風
趣
幽
默
，
讀
來
趣
味
橫
生
。

自
己
老
本
行
時
裝
設
計
，
源
頭
便
是
繪
圖
，
愛
讀
繪
圖
，
愛
繪
圖
，
未

上
學
讀
書
，
老
師
教
化
之
前
的
幼
年
歲
月
中
，
記
憶
所
及
，
小
手
能
揸
着

任
何
可
用
作
繪
畫
的
任
何
媒
介
：
瓦
碎
片
、
炭
枝
、
粉
筆
…
…
能
畫
即

畫
，
畫
在
家
中
尤
其
是
與
祖
母
同
住
的
穀
倉
一
旁
套
屋
的
牆
壁
上
，
農
家

用
來
曬
穀
的
禾
塘
，
青
山
灣
十
九
咪
半
當
年
水
清
沙
幼
的
沙
灘
，
日
後
上

課
的
書
本
，
幾
乎
都
被
我
滿
滿
的
畫
下
、
畫
滿
了
。

落
筆
寫
序
之
前
，
李
惠
珍
傳
來
一
部
分
新
書
，
內
容
看
似
碎
片
，
圖
圖

精
品
，
愈
讀
愈
有
味
，
愛
不
釋
手
。

猶
如
她
年
輕
時
創
立
︽
十
三
點
︾
，
壯
年
重
拾
畫
筆
延
續
愛
美
主
人
翁
，
絕
對
與

時
並
進
，
時
尚
感
覺
毫
不
落
伍
，
氣
質
秉
承
初
衷
：
漂
亮
、
簡
約
、
正
面
，
就
似
女

黑
俠
重
出

江
湖
，
在

目
下
社
會

一
片
戾
氣

狼
藉
，
好

一
朵
奇
葩

展
示
老
好

日
子
裡
的

平
和
、
細

膩
、
歡
快

時
光
。 與時並進李惠珍

我
讀
初
中
時
對
集
郵
產
生
興

趣
，
曾
經
收
集
過
不
少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郵
票
，
加
上
長
輩
給
我
當
年

的
香
港
英
皇
頭
像
郵
票
，
收
藏
有

三
大
本
之
多
。
但
在
高
中
時
卻
不

慎
遺
失
了
這
些
集
郵
冊
，
從
此
就
不
再

集
郵
了
。

之
所
以
想
起
這
陳
年
往
事
，
因
為
看

到
商
務
印
書
館
最
近
的
新
書
，
是
何
明

新
、
吳
貴
龍
合
著
的
︽
郵
歷
香
江
︾
，

裡
面
就
有
我
以
前
收
藏
的
郵
票
。
這
本

書
名
叫
︽
郵
歷
香
江
︾
自
然
談
的
是
香

港
的
郵
票
和
郵
政
歷
史
，
但
卻
帶
給
我

懷
念
起
集
郵
時
的
點
滴
，
令
我
想
起
當

年
我
做
的
事
，
其
實
是﹁
郵
歷
世

界﹂
，
因
為
一
方
面
收
集
郵
票
，
一
方

面
也
對
出
版
郵
票
的
國
家
作
出
了
解
，

比
如
那
些
國
家
有
些
什
麼
特
別
的
花
鳥

蟲
魚
，
才
會
出
郵
票
等
等
。

大
學
畢
業
後
，
有
些
同
窗
好
友
到
美

國
留
學
，
那
時
通
訊
靠
的
是
書
信
往

來
，
我
留
在
台
灣
工
作
，
偶
而
和
好
友

通
訊
，
那
時
的
郵
柬
很
方
便
，
只
要
在

裡
面
寫
好
信
，
封
了
口
便
可
寄
出
，
不
需
要
貼
郵

票
。
但
由
於
曾
經
集
過
郵
，
所
以
雖
然
郵
柬
方

便
，
我
卻
喜
歡
寄
出
貼
上
郵
票
的
明
信
片
或
信

件
。
年
前
有
老
朋
友
從
美
國
來
港
看
我
，
還
特
地

把
當
年
我
寄
給
他
的
明
信
片
帶
來
讓
我
看
看
，
看

到
上
面
貼
着
郵
票
，
寫
上
幾
句
問
候
的
話
，
真
為

這
友
情
感
到
窩
心
。
記
得
當
年
寄
出
明
信
片
時
，

選
購
郵
票
還
特
別
買
那
些
漂
亮
的
，
因
為
朋
友
不

但
集
郵
，
更
收
集
明
信
片
。

現
代
人
恐
怕
都
不
會
選
擇
寫
信
或
寄
明
信
片
作

聯
繫
了
，
因
為
手
機
實
在
太
方
便
，
而
且
一
發
即

至
，
就
算
朋
友
是
集
郵
人
，
也
不
會
特
別
去
買
張

郵
票
去
寫
信
吧
？
現
代
人
就
算
有
收
集
的
興
趣
，

相
信
收
集
的
也
不
會
是
郵
票
，
而
是
收
集
手
機
上

的LIK
E

了
。
所
以
，
現
代
人
不
會
用
集
郵
來

﹁
郵
歷
香
江﹂
，
更
不
會﹁
郵
歷
世
界﹂
，
他
們

只
會
收
集
社
交
網
絡
上
的LIK

E

。
所
以
，
香
江

的
特
色
和
世
界
的
特
色
，
他
們
不
會
透
過
郵
票
來

了
解
，
因
為
他
們
的
世
界
，
只
餘
下LIK

E

而

已
。 集郵

前段時間在網絡看到一位女名人照片，驚異地
發現，曾青春靚麗的她，雖依然濃妝艷抹、一身
名牌，卻變得醜陋，甚至有些面目猙獰了。據
說，此女士因品德問題發生了家庭危機，原來，
是心理創傷導致她容貌上的巨大改變。
從前北京人自嘲長得不好，往往說：「長相困
難，對不起社會！」仔細琢磨，這話有一定的道
理。人是社會最重要的風景。當一個充滿青春活
力的少女，或是儀態優雅的老人出現在面前，人
人都會感到心情愉悅；而一個邋裡邋遢的醜陋之
人，則讓人避之不及。
愛美之心人人皆有。看那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
太太，還興致勃勃地在超市挑一件碎花小衫，就
明白愛漂亮的心思是能持續一生的。徐娘半老的
女士，要關心自己的每一寸皮膚，關注時尚雜
誌；有錢的人，把成千上萬的銀子花在美容和名
牌服飾上；差錢的，就用酸奶加水果敷面，去大
賣場沙裡淘金買別致小衫兒。男士呢，如今也愈
來愈注意形象，不然會被老婆嫌棄。他常乘着家
裡沒人時，對鏡子一根根細細拔下白髮，然後修
理好指甲。經濟平等了，老男人就在家沒了從前
的地位，想受待見，只能讓自己耐看點兒。
艱苦的歲月，對容顏的摧殘最明顯。兒時鄰居
中有個特別惹眼小姑娘，16歲時明眸皓齒，瓷般
的皮膚吹彈可破。後來下鄉插隊去了，8年後偶

然在一公交站上又相逢，那時她也不過才24歲，
還算是妙齡少女，可竟變得認不出來了：皮膚粗
黑，頭髮枯黃，長睫毛的大眼睛失去了光彩，一
臉愁苦之相。我想，那個甜美的小姑娘，就如露
珠兒般消失了？是何等苦難才把她變成這樣呢？
在相對安定的生活中，對容貌影響最大的是心

理因素。俗話說，40歲之前，爹娘為你的長相負
責，40歲之後，自己為自己的長相負責，此話頗
有道理。漂亮的爹媽，只能給後代生理上的良好
遺傳，後天再塑造相貌，主要就得靠自己。人的
相貌不僅指光潔白晳的皮膚、明亮的大眼睛，以
及高挑驕人的身材，更包括精神之美。精神看不
見摸不着，卻能真切地感受到。神經拉動面部表
情，久之，流動的精神，就成了固定的容貌。人
活得越長，精神相貌的意義就越深遠。
心靈美好，能讓平凡的相貌生動起來，帶上聖

潔的光芒。未經世事浸染的嬰兒，最能識人。他
們本能地喜愛那些面目姣好的成人，而對有些人
則一見就會哇哇大哭。嬰兒討厭的人，可能五官
標緻，眉目間卻深藏乖戾之氣；相反，嬰兒喜愛
的人未必多麼美麗，卻一定心地善良。人成年之
後，反而不如嬰孩識人，事故的塵土掩埋了原本
明淨的赤子之心。
有些人初見相貌平平，接觸中卻被其聰慧的精

神相貌吸引，於是那長相就變成一種獨特之美。

歌手韓紅和劉歡，按傳統觀點相貌都算不得標
致，比起當代偶像派的歌手差得更遠；可鐵桿的
歌迷們，誰又能說他們不美呢？有天使般歌喉，
再加上灑脫的風度，讓人感受到韻味無窮的美！
與之相比，那些千篇一律、表情呆板的美人，倒
顯得平庸了。當代的資深美女，當數劉曉慶和趙
雅芝了。她們的美麗，讓人感覺歲月彷彿凝固
了。可更讓人敬佩的，是她們的精神之美。劉曉
慶不屈不饒的奮鬥精神，趙雅芝的賢惠、淡泊的
情愫，有多少女人能比得上呢？
無論男士還是女士，他或是她的性情、品格以
及價值觀，都會明白無誤地寫在相貌上。有的女
人五官精緻，皮膚光潔可人，身材無可挑剔，可
惜為人刁鑽、虛榮、膚淺，結果再精心打理，也
是一臉小家子的貧氣。男士呢，即使生得英俊高
大，一表人才，可心地狹窄，不學無術，所以難
免行為委瑣，俗不可耐，讓人幾眼就看低了。不
注重內在修煉，容貌其實也養護不好。這種例子
太多了。
一位鄰家男子因基因優秀，兒童時美如天使，

人人爭着抱；少年時出落為典型的美男子，追求
的姑娘有一打。可十來年後再見，卻變成一個禿
頂、腹大便便的中年男了。原來他半輩子混跡於
生意場，生活放蕩，嗜酒如命，直到喝出了脂肪
肝，依然離不開酒肉朋友。望着他那蠟黃的氣色
和肥胖的身軀，我不由得想：就這麼把爸媽給的
好胚子給毀了！可惜呀！
還有位鄰家女，小時如花似玉，輕盈俏麗，如
一朵小蝴蝶。中年後再見，就變成了胖大娘，大
塊頭，大嗓門兒，處處爭風佔先，當自己還是二

八年華呢！歲月不饒人，女人想變醜太容易，放
棄上進心就得了。有不少跟她同歲的女人，還是
淑女風範，儀態萬千呢！同年齡的女人，外貌有
時差之千里，有人60歲還像少女般陽光，有人剛
過40歲，就挺起肚子成了準老太太！其中的原
因，僅僅是修養的不同。
青春長駐的女人，都懂得吸取精神養料，保持
一顆積極向上的心。有的女士一聽讀書，就面帶
不屑地說：「多大歲數了還看書？瞎耽誤工夫！
會過日子不就得了！」我想，憑什麼女人就不能
終生學習？無論貧富貴賤，愛讀書的女人，多少
年讀下來，不知不覺就有了一份高貴的氣質，一
雙聰穎明亮的眼睛，一種質樸溫柔的風度。那種
只愛逛服裝市場，迷戀名牌的女士，卻容易被虛
榮所擾，雖然臉兒抹得雪白，穿着也靚麗得很，
看相貌卻是空洞無味的。
遲緩衰老，也是個技術活兒，非得學會節制生

活，那是養護生理相貌的關鍵。規律飲食起居，
按時鍛煉，定期保養皮膚，不暴飲暴食，經常素
食，都需要節制的習慣。約束自己開始可能很難
受，習慣成自然後，就非常舒服自在了。
簡單的生活方式最養人。定期素食、鍛煉這兩

件事，看着簡單，實行未必容易。當代人的粗腰
圍，脂肪肝，多數都由不忌口而來。精神貧乏，
就想靠滿足口腹之慾來刺激，結果食不厭精，愈
吃口味愈重，腰圍粗到一定程度，就再難減下
來。發達國家的肥胖者，大都低文化，就因缺乏
自制。
塑造一個更好的自我，是社會責任。獨一無二

的個體，才是世上最可貴的。

為相貌負責

百
家
廊

晨
風

批
評
別
人
懷
舊
，
總
會
說
那
是

不
願
意
認
識
當
下
的
好
處
，
一
味

把
過
去
的
生
活
浪
漫
化
的
做
法
。

如
此
態
度
是
一
份
偏
執
，
甚
至
食

古
不
化
。

但
懷
舊
真
的
不
客
觀
嗎
？
關
於
過
去

美
好
的
回
憶
或
記
憶
沒
有
真
實
的
基

礎
？
為
什
麼
在
記
憶
中
一
切
都
活
靈
活

現
起
來
，
且
不
只
是
一
處
景
觀
，
而
是

全
面
性
的
良
好
感
覺
？

我
記
得
從
前
香
港
的
夏
天
，
活
在
那

個
時
空
裡
絕
不
好
受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穿
着
絲
襪
，
在
溫
度
攝
氏
三
十
四
度

的
猛
烈
陽
光
下
過
馬
路
，
汗
水
黐
住
了

雙
腿
，
熱
氣
從
地
面
升
起
。
其
時
我
們

都
是
學
生
，
沒
有
進
入
冷
氣
辦
公
室
的

機
會
，
四
周
也
沒
有
商
場
，
只
有
街
道
上
的
茶
餐

廳
和
士
多
。
沒
有
消
費
能
力
的
人
便
沒
有
機
會
享

受
空
調
，
因
而
跟
熱
浪
碰
個
正
着
，
想
不
到
的
是

卻
培
育
了
抵
受
不
適
的
韌
力
。

但
過
去
的
日
子
在
過
去
的
限
制
裡
，
同
時
又
滲

透
了
快
樂
。
我
們
在
炎
熱
的
夏
日
裡
，
仍
是
一
口

一
口
地
喝
着
家
常
便
飯
的
老
火
湯
，
汗
水
淋
漓
，

等
待
飯
後
走
到
街
外
乘
涼
。
深
水
埗
警
署
對
開
曾

是
一
條
列
種
着
樹
木
的
荔
枝
角
大
道
，
我
走
在
姑

姐
後
頭
，
央
求
她
買
冰
條
，
然
後
跳
跳
跑
跑
地
在

每
一
棵
樹
下
尋
寶
。
那
是
因
為
我
偶
然
也
會
把
玻

璃
珠
子
埋
在
樹
底
下
，
用
泥
蓋
上
，
以
備
改
天
重

訪
，
看
看
它
是
否
仍
在
；
那
份
樂
趣
簡
單
但
無

窮
。貧

窮
的
日
子
，
人
們
在
香
港
依
然
玩
樂
處
處
。

又
說
夏
天
。
雖
然
沒
有
商
場
可
以
湧
入
，
但
大
批

市
民
會
乘
巴
士
到
各
處
海
灘
游
泳
、
玩
沙
堆
，
就

此
消
磨
一
個
周
末
天
。
我
記
得
海
水
的
味
道
和
海

浪
的
衝
力
，
游
到
浮
台
時
候
的
興
奮
。
黃
昏
回
家

之
前
，
沿
途
的
小
吃
比
現
在
的
都
豐
富
多
樣
。
我

們
聽
着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廣
播
的
歐
西
流
行
曲
，
快

樂
原
汁
原
味
。

懷
舊
不
是
沒
有
客
觀
基
礎
的
，
共
同
記
憶
最
重

要
。
可
惜
的
是
時
下
的
集
體
記
憶
，
因
為
新
媒
體

時
代
，
內
容
愈
來
愈
稀
薄
快
速
，
感
覺
單
調
又
不

鮮
明
。 共同記憶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十三點之母李惠珍。 作者提供


